諸母之母
（1）

應循所邀講的題目四聖諦（cattàri ariyasaccàni），今天的開示是有關第二聖諦──苦集聖諦（dukkhasamudaya§ ariyasacca§）──的四堂開示的最後一堂。

（2）

今天，且讓我們問一問自己幾個大問題，一切時代的人所問的問題：「我是誰？」「我是什麼？」「人是什麼？」這些問題在整個歷史上衍生許多憶測、許多迷惑、許多渴望及許多痛苦。對於這些問題，許多哲學家與詩人絞盡腦汁，寫了一頁又一頁又一頁，甚至許多本厚厚的著作。去任何一間好的大學的圖書館，都可見到一架架的書，現時的、舊時的、甚至古代的，嘗試回答有關人的問題。

（3）

有一次，有一位名叫沙米帝（Samiddhi）的比丘也問佛陀這樣的問題。他問：

「尊者，說到『有情、有情（satto）』。尊者，如何會有『有情』，或如何有有關『有情』的解釋？」

佛陀解釋：

「沙米帝，有眼（cakkhu）、有色（råpa）、眼識（cakkhu vi¤¤àõa）及眼識所識知之法（cakkhu-vi¤¤àõa-vi¤¤àtabbà dhammà），便有有情或有關有情的解釋。
有耳……鼻……舌……身……意、有法（dhammà）、意識及意識所識知之法，便有有情或有關有情的解釋。」

（4）

我們可能會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「我」又是什麼？我們無法了解，我們感到迷惑。甚至不要去了解，因為我們會害怕。我慢也可能生起：「這些枯燥無謂的解釋有什麼用？」「這真的需要嗎？為什麼不比較輕鬆、友善與隨和一點？」接著，懷疑可能生起：「這真的是佛陀的話嗎？」「佛陀的笑容在哪裡？佛陀的熱心又在哪裡？」我們以為佛陀只是一個友善的傢伙，會說好聽的故事，開懷大笑，開玩笑，拍我們的頭說一切事都沒有問題：「只要快樂，微笑，行善，但不執著它就好了。」當我們執取這種見解，接受這種教法，我們就會對正法失去信心：我們不尋求與學習正法。

（5）

有一次，有一個名叫婆蹉衛多（Vacchagotta）的外道對佛陀產生了信心。接著他發表自己對事物的見解。當佛陀告訴他其見解是不符合佛法時，婆蹉衛多失去了信心，宣說自己的迷惑與混亂。佛陀的回答是：

「婆蹉，這已足以令你迷惑，足以令你混亂。婆蹉，因為此法深奧、難知難見、寂靜殊勝、無法只透過推理證得、微妙、當由智者體證。在你執持其他見解、接受其他教法、認同其他教法、追求不同的修行、跟隨不同的導師時，你很難了解它。」

（6）

正如佛陀清楚地說明，正法是非常不民主的：只有佛陀的教法是正法，而且只有出類拔萃的智者才能夠了解它。每當我們嘗試把正法民主化，令它順從大多數人（無知者）的無知見解時，它便不再是正法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並不是正法需要順從無知的見解，而是無知的見解需要順從正法：直到它們轉變成正見（sammàdiññhi），也就是正法。因此，我們需要跟隨佛陀，我們需要接受佛陀的教法、認同他的教法及追求他所制下的修行。佛陀解釋：

這是唯一的道路，
再無其他知見清淨之道。
實踐此道能令魔王迷惑。

唯一的道路便是正法──法的道路。我們必須一心一意（地走在）法的道路，也就是佛陀之言。否則我們不能令魔王迷惑，而是令自己迷惑。

（7）

法就是緣起法，此法深奧、難知難見。透過足夠堅強的定力與禪修技巧，我們能夠辨識過去世、現在世與未來世的究竟名色法，直接知見緣起，親自體證。在這之前，我們應該細心且謙虛地修學緣起：佛陀的教法。這是佛陀所說的聖弟子的「聞財」（suta dhana§）
。佛陀解釋：
「什麼是聞財？聖弟子多聞、謹記所聞、增強所聞。此教法初善、中善、後善，具足正確的義理與辭句，確定地言明圓滿清淨的梵行：他多聞、謹記、背誦、探討及以見完善地通達此教法。這稱為聞財。」

大家想要成為聖弟子嗎？如果要，就請別忘記，如果認為法是很容易的，我們就肯定完全不了解法。

（8）

且讓我們繼續上一回暫停之處：佛陀對阿難尊者解釋緣起
。佛陀解釋名色緣生識，而識本身又緣生名色；名色緣生觸、受、想、愛、取、有、生與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憂、惱。佛陀解釋，對於一生所能辨識的極限是名色與識：

「因此，阿難，就只是這個名色是識的起源、因緣。阿難，這即是生老死與墮入他界及投生所到的界限；這即是名稱與概念所達的界限；這即是智慧的界限；這即是對這一生的輪迴所能辨識的界限，即名色與識。」
（9）

這一切是菩薩坐在菩提樹下時所證悟的
，至此我們已經討論了他自問的九個問題，以及因而了悟的十個緣起支。但他還超越了這一生，問了第十個問題：「因何有識？什麼緣生識？」
（10）

接著他了知：「行緣生識（saïkhàra paccayà vi¤¤aõa§）。」

佛陀解釋行（saïkhàra）：「行有三種：身行（kàya saïkhàro）、語行（vacã saïkhàro）與意行（citta saïkhàro心行 = mano saïkhàro意行）。」
（11）

在佛法裡，行（saïkhàra）有好幾種含義。討論隨念過去世的五蘊時，佛陀解釋行最普遍的含義：

「諸比丘，為何稱它們為諸行？

它們行作有為（saïkhatam-abhisaïkharontã）。

它們行作色行為色；

它們行作受行為受；

它們行作想行為想；

它們行作行行為行；

它們行作識行為識。」

（12）

因此，行是指行作而成之法，法的形成。舉例而言，在之前其中一堂開示裡所提到的咖啡：一杯咖啡的諸緣是咖啡粉、杯子與滾水。這三種東西行作一杯咖啡的「形成」。但它們本身也是行法。舉例而言，咖啡粉之行是透過咖啡豆之行及摘、曬、炒與研磨咖啡豆之行形成的。咖啡豆之行則透過咖啡樹之行形成；咖啡樹之行透過咖啡豆、土地、水與陽光等之行形成。

（13）

世間的一切名色法是行法，而行法之形成則依靠種種因緣：若無適當的因緣，該法之行不會產生。因此，我們可以了解，緣起說出了諸行形成的必備因緣：一切緣起支都是行法，行作以便其他行法形成，包括使識行形成。然而，涅槃則非行法，它不是緣生法：它是無為法（asaïkhata）。

（14）

然而，產生識的行有特別的含義。佛陀在以它命名的經《行經》（Saïkhàra Sutta）裡解釋行。在這部經裡，佛陀解釋有情如何根據自己行作（abhisaïkharoti）的三種行（saïkhàra）而出生（upapanna§）在某個界（loka）裡：

「在此，諸比丘，某人……行作了惡身行（kàya saïkhàra§）……惡語行（vacã saïkhàra§）……惡意行（mano saïkhàra§）
之後，投生到惡界裡。」

（15）

然後，佛陀根據緣起法則分析：

「當他投生於惡界，不善觸接觸他。受到不善觸接觸之下，他感受不善受，完全痛苦，即如在地獄裡的眾生。」

佛陀解釋，若人行作之行是善的，他將投生到善界，例如成為某個天界的眾生；若人行作之行是不善與善兩者，他將投生到惡界與善界，例如成為人界、某個天界、動物界、餓鬼界等的眾生。

（16）

佛陀向富樓那（Puõõa）沙門總結這項解釋時，明確地指出它是業：

「因此，富樓那，一個有情的投生是因為一個有情（Iti kho, Puõõa, bhåtà bhåtassa upapatti hoti）：他根據自己所造的投生。因此，富樓那，我說：『諸有情是自己的業的繼承者（Eva§pàha§, Puõõa, `Kammadàyàdà sattà'ti, vadàmi）。』」

這是很直接的。佛陀解釋有情造業，死亡時該有情的業導致投生。舉例而言，一個人造了不善行，這是他投生到惡界的因緣：例如，其不善行是他投生為地獄有情的結生識與名色的因緣。名色與識則是該地獄有情的六處的因緣；六處則是他被不善觸接觸的因緣；不善觸是他感受不善受的因緣；不善受則完全是痛苦的。佛陀說諸有情是自己的業的繼承者時，他就是說諸有情是緣生的。

（17）

我們的業行決定我們未來世的素質與投生之處。（如果我們的業行是阿羅漢道，它即確定我們永不再投生。）佛陀在其教法裡一再重覆地解釋這一點。舉例而言，解釋善業行時，佛陀解釋當下可見的果報，以及未來世的果報：

「這一世他快樂，來世他一樣快樂，
行善者在今生與來世都快樂。
想到『我造了善業』時，他感到歡喜。
再者，當投生到善趣時，他更加快樂。」

（18）

這是所有（年輕與年老的）佛教徒都明白的其中一件事，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。我們可以說這是幼稚園的佛法。甚至有些非佛教徒也明白這一點，例如印度教徒，甚至包括那些明白布施食物、飲品、衣服與藥物等身行及忍辱和諒解等意行是投生天界的因緣
的基督徒與回教徒。如果沒有這種對緣起的基本了解，就沒有佛教徒會理會持戒或布施：事實上，沒有這種對緣起的基本了解的人很難稱為佛教徒，因為那就是邪見。這是為何討論業是投生的因緣時，我們提及布施的利益。我們也討論佛陀對於業的解釋，其中佛陀也說到透過三門造作的十種淨行與十種不淨行。

（19）

佛陀對業的解釋是：

「諸比丘，我說思是業（cetanàha§, bhikkhave, kamma§ vadàmi）。人以思透過身、語、意造業。」

（20）

思（cetanà）是名法（nàma）。思是造作或意願，是付諸行動。沒有思便沒有業。佛陀解釋，如果我們依正見造了業，我們將會投生到善趣；但若依邪見造了業，我們將會投生到惡趣。佛陀解釋，我們現在的名色是舊業（puràõa kamma§）：

「諸比丘，什麼是舊業？眼是舊業，當視之為所行作（abhisaïkhata§）、所願（abhisa¤cetayita§）與當受（vedaniya§）。耳……鼻……舌……身……意……。這稱為舊業。」

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及意是六處、名色與識：也就是人的投生。

（21）

佛陀也解釋，若人造作意行，希望獲得某種投生：他稱之為「行生」（saïkhàrupapatti）
。佛陀解釋，只要有適當的因緣（只要人造了所需的其他行），這種願望之行就可能實現：

「在此，諸比丘，比丘具備信、戒、多聞、捨與慧。」

（這些素質都是聖弟子之財。）

佛陀接著舉出這種比丘的願望之行的例子：

「他想：『噢，……願我死後出生在富裕的貴族裡！』〔富裕的婆羅門、富裕的平民或天神〕 他對該心專心致志（citta§ dahati），他對該心下定決心（ta§ citta§ adhiññhàti），他培育該心（ta§ citta§ bhàveti）。這些行與他的安住，在如此開展與培育之下，導致他投生到該處。諸比丘，這是導致投生到該處之道與方法。」

若人培育禪那，他可發願要投生到與所證得的禪那相符的梵天界。（我們都已知道這些願望之行：我們在討論布施時已經討論過了。）

（22）

然而，佛陀是否說我們應該發願投生到善趣？不。佛陀說我們應該發願完全滅盡輪迴、證悟涅槃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正如佛陀向阿難尊者解釋：

「我已經說過『生緣生老死』，當如是理解它。阿難，如果在任何地方都完全沒有任何有情的生：男神的、女神的、乾達婆的、夜叉的、餓鬼的、人的、四足的、鳥的與爬蟲類的，如果完全沒有這些有情的生，那麼，在無生、在生滅盡之下，老死會發生嗎？」

（不會，尊者。）

因此，無論造了什麼業，我們都會繼續投生。即使一而再地投生在最好的家庭，擁有巨大的財富、完全的健康與令人驚嘆的美貌，我們都無法逃避老死，無法逃避痛苦。無論我們在天界或梵天界的壽命有多長，它必定會終止，這就是苦。唯一能夠逃避老死的方法就是停止造作業行。

（23）

這已經很明顯，但為什麼我們還繼續造業？為什麼我們還繼續生死輪迴？為什麼繼續選擇投生與老死？這是菩薩的第十一個問題：「因何有行？什麼緣生行？」

他接著了知：「無明緣生行（avijjà paccayà saïkhàrà）。」
（24）

佛陀解釋無明：

「諸比丘，什麼是無明？

不了知苦（dukkhe a¤¤àõa§）、

不了知苦集（dukkha samudaye a¤¤àõa§）、

不了知苦滅（dukkha nirodhe a¤¤àõa§）、

不了知導向苦滅之道（dukkha nirodha gàminiyà a¤¤àõa§）。」

（25）

說到無明，佛陀是指不了知四聖諦。我們的痛苦、我們的繼續投生、我們的生死輪迴的因緣就是我們對四聖諦的無明。佛陀解釋：

「諸比丘，由於不徹知、不通達四聖諦，你我長久以來不斷地生死輪迴。」

（26）

然而，解釋第二聖諦時，佛陀說：

「諸比丘，這是苦集聖諦：它是造成投生、充滿愛欲、四處追求愛樂的貪愛（taõhà）。」
為什麼佛陀在一個地方說貪愛是苦的因，在此則說是無明？因為正如我們所知，十二緣起支每一個都是苦的因：苦的因是生、有、取、受、觸、六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，而諸苦之母則是無明。因此，無論我們說苦的因是貪愛或無明，或說貪愛與無明是苦的因，結果是一樣的：它們都是導致痛苦的有為法。

（27）

佛陀解釋：

「諸比丘，那些沙門與婆羅門不如實知『這是苦』，不如實知『這是苦集』，不如實知『這是苦滅』，不如實知『這是導向苦滅之道』，而極度耽樂於導致生之行（jàti-sa§vatta-nikesu saïkhàresu abhiramanti）；導致老之行；導致死之行；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、惱之行。」

由於無明而耽樂於組成我們的生命的東西，也就是貪愛、意業之行。

（28）

佛陀接著解釋：

「極度耽樂（abhiratà）於如此之行，他們行作（abhisaïkharonti）導致生之行，行作導致死之行，行作導致愁、悲、苦、憂、惱之行。」

由於無明與貪愛，所以造作了導致苦的身行、語行與意行：造作了身業、語業與意業之行。
。

（29）

佛陀接著解釋：

「行作了（abhisaïkharitvà）如此之行，他們墮入生之黑暗，墮入死之黑暗，墮入愁、悲、苦、憂、惱之黑暗。」

由於無明、貪愛與行，而有投生、識入胎、名色之形成、六處、觸與受：生死輪迴持續不斷。

（30）

我們何時開始如此瘋狂？佛陀解釋這何時開始：

「諸比丘，生死輪迴的起點無法得知。受到無明蒙蔽、貪愛束縛、來來去去地輪迴的諸有情的起點是無法得知的。」

它不曾開始。當佛陀解釋無明是一切苦之母時，他並不是說無明是第一因：根本沒有第一因這一回事
。正如在之前的開示裡提到的，沒有任何法只依靠單一個因而生起，也沒有任何法能夠單獨生起：永遠是許多因產生許多果。

（31）

緣起並不是在說一系列個別的事件一個接一個地生起，就像戲院捲盤的個別鏡頭：「首先這個發生，接著那個發生，然後，再然後，又然後。」這只是一面的見解，扭曲了真實法多層面的複雜結構
。諸緣起支並非個別的事件，而是互相作為緣及緣生的行法：行法行作行法。然而，為了分析多層面的真實法，我們跟隨佛陀的作法：我們必須逐一地討論諸行法。

（32）

有第一因的想法是邪見。正如佛陀所說，起點是無法得知的，這是為何不能把緣起比喻為梯子，因為梯子是靜止的，人們能夠說，從最下面的一級爬上項端的梯級。如果要用東西來比喻緣起，我們可把緣起比喻為轉動的輪子：它永遠都在轉動，我們不能說從第一枝輻條去到最後一枝輻條。事實上，在解釋緣起時，聖典把緣起比喻為輪子：有輪（bhava cakka）。

（33）

佛陀解釋為什麼無明不是第一因：

「諸比丘，無明的起點無法得知〔例如〕：『在此之前沒有無明，但之後無明即生起。』然而，諸比丘，雖然這麼說，卻可知：『無明有其因緣。』無明有其食。」

在此，佛陀說到無明之食（àhàra），即無明食用之行。

（34）

佛陀說，無明食用五蓋（pa¤ca nãvaraõa）之行：

1. 欲欲（kàmacchanda）

2. 瞋恨（vyàpàda）

3. 昏沉與睡眠（thãna-middha）

4. 掉舉與追悔（uddhacca-kukkucca）

及最嚴重的

5. 疑（vicikicchà）（疑纏繞著一切現代與進步的佛教徒，包括出家人與在家人兩者。）

（35）

五蓋則食用三惡行（tãõi duccarità）之行：

1. 身惡行（kàya duccarita§）

2. 語惡行（vacã duccarita§）

3. 意惡行（mano duccarita§）

我們剛剛討論它們。

（36）

惡行食用根無律儀（indriya asa§varo）之行：不律儀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也就是不善心之行。

（37）

根無律儀食用無正念（asati）與無正知（asampaja¤¤a）：不日夜地完全覺知自己的身行、語行與意行。

（38）

無正念與無正知食用不如理作意（ayoniso manasikàra）之行：

1. 視無常為常

2. 視苦為樂

3. 視無我為我

4. 視不淨為淨

（39）

不如理作意食用無信（assaddhiya）之行。信之行是聖弟子的七財之一。無信之行即是不相信佛陀是：
人之無上調御者（anuttaro purisadamma Sàrathi）、天人師（Satthà devamanussàna§）、佛陀（Buddho）。

（40）

無信食用不聞正法（asaddhammassavana）之行：學習佛陀以外的導師的教法，這包括不符合佛陀之言的自創佛法。現在，佛陀已經入滅了大約兩千六百年，因此我們不能夠聽到佛陀親口說法。然而，那些親耳聽聞佛陀說法的比丘，已經足以背誦從佛陀及其他智者比丘之處所聞之法，再加以編排，甚至解釋它。這是現在我們所稱的巴利聖典。巴利聖典是我們可以找到正法的唯一地方。由於無知的本性，我們不能了解佛法，因而面對步入邪道之險時，巴利聖典中廣泛且深入的註疏確保我們走在正道上。如此，我們能夠依照佛陀的勸導，即在不了解法時向智者比丘求教
。而且，巴利聖典是我們的「筏」，除非緊緊捉住我們的筏，我們將無法達到彼岸：我們將不斷地沉溺在生死輪迴之洋裡。

（41）

最後，不聞正法食用不親近善士（asappurisa sa§sevo）之行：不親近那些聽聞正法、說正法、有信、如理作意、有正念、有正知、律儀諸根、持守五戒（在布薩日則持守八戒；若是比丘則持守比丘戒）、有慧意行而非無明意行的人。

（42）

當然，無明的這八種食之行本身就是無明之行：對四聖諦無明。無明是苦之母、祖母、曾祖母等等：苦之母之母。佛陀解釋：

「諸比丘，無明不能引生明。諸比丘，無明引生的是無明。」

（43）

菩薩始於問什麼是老死的因緣，最終來到無明。佛陀說，接著菩薩總結他所發現之法。且讓我們也這麼做：

「如是，

無明緣生行（avijjà paccayà saïkhàrà）；

行緣生識（saïkhàra paccayà vi¤¤aõa§）；

識緣生名色（vi¤¤àõa paccayà nàma-råpa§）；

名色緣生六處（nàma-råpa paccayà saëàyatana§）；

六處緣生觸（saëàyatana paccayà phasso）；

觸緣生受（phassa paccayà vedanà）；

受緣生愛（vedanà paccayà taõhà）；

愛緣生取（taõhà paccayà upàdàna§）；

取緣生有（upàdàna paccayà bhavo）；

有緣生生（bhava paccayà jàti）；

生緣生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憂、惱（jàti paccayà jarà-maraõa§, soka, parideva, dukkha, domanassupàyàsà sambhavanti.）。

苦蘊如是集起（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i.）。」

（45）

對於我們所討論的一切，更簡短的總結當然是：

「此有故彼有；此生故彼生。」（Imasmi§ sati, ida§ hoti; imass uppàda, ida§ uppajjati.）

（46）

這一切在哪裡結束？涅槃：第三聖諦。簡而言之：

「此無故彼無；此滅故彼滅。」（Imasmi§ asati, ida§ na hoti; imassa nirodhà, ida§ nirujjati.）
這將會是下一堂開示的題目。

謝謝。







� 《相應部．沙米帝問有情經》（S.IV.II.i.2 Samiddhi Satta Pa¤hà Sutta）


� 《中部．婆蹉衛多火經》（M.II.iii.2 Aggi Vacchagotta Sutta）


� 《法句經》第274首偈（Dhp.xx.2 Magga Vagga）


� 佛陀列舉了七財：（一）信財（saddhà dhana§）、（二）戒財（sãla dhana§）、（三）慚財（hirã dhana§）、（四）愧財（ottappa dhana§）、（五）聞財（suta dhana§）、（六）捨財（càga dhana§）、（七）慧財（pa¤¤à dhana§）。《增支部．詳細財經》（A.VII.i.6 Vitthata Dhana Sutta）


� 《長部．大因緣經》（D.ii.2 Mahànidàn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喬達摩經》（S.II.I.i.10 Gotam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所食經》（S.III.I.II.iii.7 Khajjanãya Sutta）


� 在此，意行〔的巴利文〕是MANO-saïkhàra，在上文（佛陀對三種行的解釋裡）則是CITTA-saïkhàra：正如前面的引文所述，它們是同義詞（《相應部．無聞經》S.II.I.vii.1 Assuttavà Sutta）。也請參考《增支部．思經》（A.IV.IV.iii.1 Cetanà Sutta）。其中，佛陀解釋，若人行作（abhi-saïkharoti）了身行（kàya-saïkhàra§）、語行（vacã-saïkhàra§）或意行（MANO-saïkhàra§），便會產生樂或苦（sukhadukkha = 樂受或苦受）。


� 《中部．狗務沙門經》（M.II.i.7 Kukkuravatika Sutta）。在這部經裡，佛陀給予和之前引述的《行經》中相同的解釋，只是沒有這個總結。佛陀把惡身行、惡語行與惡意行稱為「暗業」（kamma§ kaõha§），把善行稱為「亮業」（kamma§ sukka§）。


� 評語：在此，作者解釋，事實上佛陀並不是說一個有情造業，而另一個有情體驗果報。正如之前所討論的，這是邪見，而且根據這堂開示開始時所提到的佛陀的解釋，有情就只是眼、色塵、眼識、耳、聲塵、耳識等等而已。然而，當佛陀解釋諸經中的法時，佛陀採用世俗的語言及究竟的語言兩者：根據其聽眾如何才能最容易明白。因此，他可能會同時說到有情與眼、色塵、眼識等等：有些聽眾以其中一種方式來理解，有些以另一種方式來理解，有些則以兩種方式來理解。作者也提到，沒有任何一部經是佛陀親口向我們講的：我們以二手的方式聽到佛經。諸經是講給愚痴比較微弱的人聽：他們所了解與知道的，是現代人（由於自己科學與唯物的見解）不知道或不接受的。因此，我們必須非常謹慎，不要歸依自己的無知、我慢與無信，不要因為它們，而武斷且無知地對巴利聖典作出結論，就只因為對我們看來它們顯得不清楚或不連貫。這種行為導致及已經導致產生許多對於教法的迷惑、對法嚴重且迷惑的曲解、以及質疑巴利聖典的名副其實質疑狂：所謂以學術為依據的質疑無非就是懷疑，而懷疑是不能夠導向證悟的。對於疑是無明之食，請見下文。


� 《法句經》第18首偈（Dhp.i.18 Yamaka Vagga）


� 有些基督徒跟從基督在聖經中給予的勸導：信與修行。在一些基督傳承裡，這修行被解釋為：「七種身體的慈悲修行：給飢餓者食物、給口渴者飲品、給裸體者衣服、探訪坐牢者、探訪病人、提供住宿給陌生人、埋葬死人。七種精神的慈悲修行：度化有罪者、指導無知者、輔導懷疑者、安慰悲傷者、忍辱、原諒傷害、為活人與死者祈禱。」


� 三種身行、四種語行與三種意行。


� 《增支部．透視經》（A.VI.vi.9 Nibbhedik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業經》（S.IV.III.v.1 Kamma Sutta）


� 《中部．行生經》（M.III.ii.10 Saïkhàrupapatti Sutta）。註釋解釋，投生只是諸行在投生，不是有情或人在投生（請見這堂開示的第一道引文），〔善趣眾生的〕五蘊之形成是因為「福行」（pu¤¤àbhisaïkhàra）（請見上文引用自《行經》的解釋）。註釋也解釋，這些行是願（patthanà）。


� 《長部．大因緣經》（D.ii.2 Mahànidàn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分別經》（S.II.I.i.2 Vibhaïg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第一邊際樹經》（S.V.XII.iii.1 Pañhama Koñigàm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轉法輪經》（S.V.XII.ii.1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黑暗經》（S.V.XII.v.6 Andhakàrasutta）


� 正如《增支部．思經》（A.IV.IV.iii.1 Cetanà Sutta）中所述，佛陀解釋，若人行作了身行、語行或意行（佛陀稱這為MANO saïkhàra§），它便會產生樂或苦，無明也隨之而生（avijjà anupatità）。這是說無明緣生那三種行的另一種方法。佛陀接著解釋，無明滅盡時，那三種行即不復存在，也就是說它們的樂或苦的果報不再生起=不再行作業行=沒有受行。這項解釋也適用於《分別經》中提到的三種行，其中意行稱為CITTA saïkhàra。這些經都同樣在說行之緣生過程，雖然佛陀不是一直採用同一個用詞：這對當時佛陀的聽眾並不構成問題。為了避免誤以為諸經是不一致的，以及為了避免曲解佛法的可能性，現代的聽眾必須謹慎小心，尋求巴利註疏的協助。也請見下文「不聽聞正法」。 


� 例如《相應部．草木經》（S.II.IV.i.1 Tiõakaññha Sutta）


� 《迷惑冰消》「緣作分別」（Sammohavinodanã vi.618 `Paccayàkàra Vibhaïga'）


� 同上669


� 這種邪見也可稱為「歷史之見」。


� 《清淨道論》第17章．第287節（Vis.xvii.287）


� 《增支部．無明經》（A.X.II.ii.1 Avijjà Sutta）


� 諸經解釋根律儀是比丘的基本修持，例如《中部．大愛滅盡經》（M.I.iv.8 `Mahàtaõhàsaïkhaya Sutta）


� 在此所引用的經說asatàsampaja¤¤a，這是asati（無正念）與asampaja¤¤a（無正知）的複合詞。再次，《中部．大愛滅盡經》等經解釋它是比丘的基本修持。


� 對於詳細解釋，請參考《中部．一切漏經》（M.I.i.2 Sabbàsava Sutta）及其註釋等經典。


� 《增支部．詳細財經》（A.VII.i.6 Vitthata Dhana Sutta）。信財包括相信佛陀的九種特質：世尊的確是（Iti'pi so, Bhagavà）：一、阿羅漢（Araha§）；二、正等正覺者（Sammà-sambuddho）；三、明行足（Vijjà-caraõa-sampanno）；四、善逝（Sugato）；五、世間解（Lokavidå）；六、人之無上調御者（anuttaro purisadamma Sàrathi）；七、天人師（Satthà devamanussàna§）；八、佛陀（Buddho）；九、世尊（Bhagavà）。


� 佛陀的勸導：「……在你們不了解我的話的含義時，就應該來問我，或問睿智的比丘。」──《中部．蛇喻經》（M.I.iii.2 Alagaddåpama Sutta）


� 在此，作者暗示常被人引用的譬喻，即越渡生死輪迴之洋的法筏。──《中部．蛇喻經》（M.I.iii.2 Alagaddåpama Sutta）


� 《增支部．因緣經》（A.VI.I.iv.9 Nidàna Sutta）


� 行之因是「無明」（avijjà）。在此，佛陀說的是「痴」（moha），不善業的三種因之一。無明與痴是同義詞，為了一貫性，在此作者把兩個巴利詞都譯為「無明」。


� 在此，作者告訴其聽眾，每天唸誦這段經文是很大的善業，他建議聽眾在當天就開始這麼做。


� 例如《中部．大愛滅盡經》（M.I.iv.8 `Mahàtaõhàsaïkhaya Sutt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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